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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工笔重彩画中苗族女性形象的塑造研究
——以刘泉义和刘金贵塑造的两种不同苗女形象为例

黄慧超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近年来，美术界对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的关注愈来愈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少数民族题材美术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以当代苗族题材工笔重彩人物画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苗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特征的概述，将刘泉义和刘金贵

的苗女题材的作品进行分析，从画面组织、人物服饰、色彩设计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阐述自己从中受到的启发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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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苗族女性形象的造型特征

第一节 当代中国画中苗族女性形象特征形成因素

一、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由于地处高原，紫外线辐射

强烈，气温日差较大，冬季干冷漫长多大风，夏季温凉多雨多

冰雹，所以藏族女性大都身材高大，五官线条硬朗面型修长，

肤色黝黑且肤质粗糙，有着强烈地域特色的“高原红”，为适

应温差藏族人民日常穿着藏袍只穿左袖，右袖从后拉至前面，

气温高时两袖都不穿围系在腰间，成一大口袋装带等随身用

品。

而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由于聚居地区气候湿润

温热，适合各种蔬菜瓜果的生长，饮食上以食用细纤维食物为

主，故苗族女性大都身材短小，面部线条柔和，她们拥有细腻

黝黑的肤色，圆润饱满的高额头，扁平的塌鼻梁，圆钝的厚嘴

唇…这些特点组成了苗族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与藏族女性服

装以御寒保暖为主的藏袍不同的是，苗族女性便装在版型上较

为简洁大方，以方便日常劳作，并附以不同图案的刺绣，以满

足其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装饰效果的需求。

二、民族传统文化

苗族人民崇拜自然，热爱生活，且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

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服饰、音乐、舞蹈等传统文化中，

例如，他们将自己热爱的花草鸟虫刺绣在服装上，锻造于银饰

上，他们创造了制作工艺繁琐的蜡染工艺，创造了种类繁多且

工艺精美的苗绣，他们崇拜锦鸡，便创造了锦鸡舞和凤凰图

腾。苗族人认为苗鼓是苗家人供奉的圣物，是苗族部落的象

征，将之绣于服装片绣上，谓之平安鼓，寓意平安，我们在苗

寨手工店，也随处可见“太阳鼓”造型的银饰[1]。

对于自然的崇拜、祖先的信仰，也影响着苗族人民的性

格。笙歌乐舞的大型苗族集会、壮观的苗寨迎客酒仪式、充满

苗族特色的篝火晚会、以“高山流水”欢迎远方客人的长桌宴

席、强调男女自由恋爱的社交活动等，都映射出苗族人民自由

开放、热情好客的性格特点，所以苗族女性的人物形象在许多

绘画作品中都被塑造成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形象特征。

第二节 当代中国画中苗族女性形象特征的两种艺术表现

形式

一、“眉目传情”的写实造型

说起当代中国画中苗族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得不提到一

个画家—刘泉义。刘泉义的苗族盛装工笔画《二月花》描绘了

十五个身着苗族盛装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注视着画面外，好像

有满腹心事要与观者诉说，或是看着视线中心的后方，又或是

看着画面别处，画中苗女视线的交错重叠实际上也体现了画家

对画面的精妙设计，整幅画面看似是一副具有肖像画特征的群

体性绘画，实则从画家对于细节的处理映射出其对于人物形象

精神的表现。虽是一副人物形象众多的作品，但是刘泉义运用

遮挡关系将观众的视线锁定在画面中间的一位苗族妇女和两名

苗族女孩身上，后面次要的人物仅露出面部局部或是通过头饰

的概括描绘暗示其存在，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刘泉义对苗女

形象的表现，着重于对苗女面部形象的塑造，将复杂繁缛的苗

族银饰化繁为简，整体而不失变化。苗族服饰的色彩和图案也

经过画家的主观处理，一个色块中蕴含微妙的纯度或明度上的

差异。背景隐隐约约的山包，也体现了作者早年学习山水技法

的功力，整个画面笼罩在一个色调中，也体现了刘泉义苗女工

笔画所特有的凝重、古朴、庄重朴实的风格特征。

二、“诗情画意”的意象造型

在中国画发展的长河中，“诗意性”一直是国画的灵魂

所在，王维最早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观点，

随着当代工笔画的发展，绘画的“诗意性”延续了下来并以多

种形式呈现，刘金贵作为将当代工笔人物画的面貌大胆创新的

人物之一，将传统工笔画的意向造型和现代美术装饰性的表现

相结合，以圆润而富有变化的线条大胆概括苗族服饰的诸多细

节，以《此曲只因天上有》为例，画家打破常规，选取了五个

并排站立的苗族女子的侧背面，将对苗女各异的形态动作和看

似简单却暗藏画家心思的服饰的刻画取代了过去对于人物面部

神态的描绘以传达画面情感的表现形式，画面背景以粉红色铺

满而不做画蛇添足的描绘，从天而降散落的樱花更是烘托了春

天的气息，画家别出心裁的设计，似乎更多地想引导读者关注

画面所洋溢的节日氛围并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2]。

第三节 画家自身经历在苗族女性形象塑造上的映射

上述提到的两位画家刘泉义和刘金贵可以说是同时代的

两位巨匠，也是典型的描绘苗女形象的两位工笔画家由于他们

成长经历、生活背景、以及创作过程中能激发他们灵感的兴趣

点的不同，他们在描绘苗族女性形象的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特

点也截然不同。刘泉义从小学习绘画，绘画基础夯实，在塑造

苗女形象时显得受传统工笔画的影响更重，更注重绘画技法以

及形象的表现形式。而刘金贵则将传统技法的条条框框抛之脑

后，使用圆润的粗线条，仅概括出人物动态的大致走向，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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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五官刻画以及苗族首饰的繁琐细节的描绘，更加注重的

是画面氛围的营造，而不是单独某一个个体的形象刻画。

第二章 不同苗女形象表现形式在画面中的呈现

第一节“情景相融” —人物的画面组织与构图

在刘泉义描绘的苗女形象中，苗族少女或含情脉脉地注视

着画面，似向读者诉说着淡淡的哀思；或痴痴地盯着画面外某

一处，多少少女心事无处与人说；又或是三两成群地静静矗立

着，将俊秀俏丽的苗女刻画得深入传神。她们大多以“静”地

姿态呈现在画面上，人物形象写实的刻画与背景的生活感融为

一体，似乎就是苗族村落中某一个普通苗女的生活日常之景，

刘泉义主观性地减弱了人物与人物之间情节性的表现，取而代

之的是对于人物与背景渲染的象征性的追求，从中获得一种深

沉隽永的意味，与刘金贵笔下苗女跃然纸上的“动”势形成鲜

明对比。

刘金贵苗女题材的作品中，完全舍弃对苗族女性面部的

深入刻画和对画面背景的描绘，大多选取了某一苗族的节日风

俗场景，如《跳花场上》表现的是苗族青年男女以歌舞为介进

行交往的节庆，前面所提到的《此曲只因天上有》以及其作品

《三月三》题材相似，比较这两幅作品，虽画面主体形象同为

三月三的苗族少女，其表现形式上却大不相同，如《此曲只因

天上有》中的苗族少女以侧后方面对着观众，身着华丽的苗

服，发饰精美，装点隆重，虽看不见女子表情，似在低声吟

唱，竟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之韵，将画面在观众的想

象中展开。在作品《三月三》中，则避开了俗套的节日庆典场

景，而是描绘夜幕降临，黑夜映衬着微弱的火光，几位盛装打

扮的苗女或单膝跪在水岸，或俯身放着河灯进行祈福的情景。

第二节 “化繁为简”—服饰的艺术处理

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装饰性工笔人物画相比，刘泉义

的作品无疑更倾向于写实性的一类。盛装苗女形象往往穿戴者

繁复的银饰，对于饰物过于较真的描绘，往往会使年轻画家陷

入过度追求装饰性的怪圈，但他却仅稍微勾勒、略加敷彩，以

减法代替加法处理人物身上的银冠、项饰、耳环、手镯，富有

立体感而又不会过于喧宾夺主，如果将立体的面部造型和繁复

的装饰物看作是人物形象中“密”的部分，那么他对于衣着的

描绘则是画面中的“疏”。刘泉义以传统的双钩填彩法入画，

以线造型，线条简劲而又不失韵味，寥寥几笔便塑造出人物的

体量感。真实的苗族盛装图案往往较为复杂，颜色大多艳丽明

亮，若只是为追求真实地再现，画面中过于过于夺目的色彩和

图案则会失了主次，刘泉义却能将其简化成统一的艺术语言，

花纹色彩也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之笼罩在一个和谐的色调之

中，这不仅仅要求画家具有理性的概括能力，也要求画家能够

随时跳脱出对于对象的盲目描摹，继而将客观对象和主观性情

进行自然的融合，这也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工笔人物画

中由写生转变为创作的体现[3]。

在一般描绘盛装苗女的画作中，苗女往往穿戴华丽的银

饰从而体现人们的精心打扮烘托节庆气氛，在刘金贵描绘苗族

风情的画作中，画家则刻意减少了银饰所占的画面面积，有的

只是从衣服中探出一角，苗女头上的银冠也被画家以花朵所取

代，一是以少女头上的花朵和从天而降散落的花瓣相互呼应，

共同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二是作者精心设计了少女头戴

采来的花朵这个细节，以及盛装下不经意露出的牛仔裤运动

鞋，与庆典的隆重形成了反差，民族性和时代感互相生发，突

出了苗族少女的淳朴可爱和天真烂漫。较刘泉义描绘的苗女服

饰相比，刘金贵的作品中苗女衣着上的图案所占面积更大，也

更加概括，更具有装饰趣味，苗衣图的案色彩选择几组相同色

调中颜色，以双钩填彩法平铺而不渲染。但刘金贵对于衣着图

案的处理绝不是画家的凭空捏造，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围绕着画

面氛围的营造而产生的真情流露，使得观者无不为画面洋溢的

欢快气氛而动情。

第三节“诗情画意”—画面色彩的搭配及画面氛围

刘泉义在描绘苗族女性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中，选择的大

多是比较沉稳的色调，画面没有过于明艳突出的颜色，整个画

面笼罩在淡淡的墨色或者是赭色之中，显得古朴而深沉且整个

画面的主要色彩控制在二到三个纯度较低的颜色，细节处的图

案色彩也在主要色调之中稍加变化，主体人物和背景图案色彩

的纯度拉开差距，虚实相生，层次分明，使得整幅画面浑然一

体。

而刘金贵表现苗族乡土人情的作品则展现了与之背道而驰

的类型的独特魅力，在画面色彩的设计来看，刘金贵的画面主

体人物和背景的色彩纯度几乎无差别，有的甚至处理为主体人

物采用统一的重墨色调，背景平铺以纯度较高的色调，如《歌

声甜甜》中，背景的硃磦色和苗女服饰上图案的红灰色调相互

统一而又略有差别，烘托出欢快喜悦的节日氛围。

第三章结语

重彩工笔人物画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既要传承其精华，

也要反思传承并不是一味的守旧或模仿，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探

索出一条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新时代新思路融会贯通的道路。近

年来，苗寨风情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知名画家前来采

风，苗族女性富有特点的形象以及苗族服饰带有强烈民族性的

装饰美感，以展现苗族淳朴乐观的人文风情的作品层出不穷，

题材的相似性不可避免，只有在表现形式上求同存异，当代工

笔画的发展才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才能在给人们带来视

觉愉悦的同时传达更深刻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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